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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狂第三级别——注意力闲置
在生活中，让我们花钱的事太多了，

让我们花钱的地方也太多了，而要干的
正经事也太多了，这样实际上就不会完
全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指向自己，这就引
出了下面我要说的购物狂第三级别——
注意力闲置。

所谓“注意力闲置”是指一个人没
有什么正经事可做，比如一般的宅女宅
男，没有一个能够让他们去创造价值或
者体现自我价值的正经事情可以投放
自己的注意力。他们不用带孩子，因为
可能会有老人或保姆帮忙带，也不用去
为家庭打理很多的事务，因为会有秘
书、助理等。像这类注意力闲置的人，可
能更倾向于通过消费来达到自己的心
理满足。对于这类不愿接触社会的人群
来说，要找一点事干，就相当于无事生
非。要么打打牌摸摸麻将，但不是特别
健康，购物好歹还可以锻炼胳膊腿呢，
还有人际交流呢。

这是症状最轻的一个级别，算是
一星级吧，是人数比例最大的一个群
体。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有注意力
闲置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放假休息，
可能我的朋友正好也没有时间来陪
我，而这时其实我是需要被关注的，我
也需要去感受别人对我的赞扬或者评

判，那么什么样的场所别人给您的赞
扬永远是正面的而不会是负面的呢?
当然是在商场里了。
不恋爱就购物！都是多巴胺惹的祸！

很多疯狂购物的人，其实是把购物
看做一种自我宣泄或者自我奖励。很多
人心里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会找朋
友倾诉出来，或者是大喊一声，或者是做
一些运动宣泄出来，再或者就是通过所
谓的冲动购物来释放工作压力、人际压
力、环境压力等，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
压力而没有出口的时候，购物是最便捷
的释放，同时也可能是最昂贵的释放。

对于这部分通过消费来释放压力
的人，首先要理解他们，然后再帮助他
们找到真正健康的释放途径。我们要针
对他们不同的特征，比如说是由于自我
价值感不足而造成的，就可以帮助他们
找到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渠道，他们的亲
戚、朋友、爱人应该多给予一些赞赏和鼓
励。当他们真正地得到别人的一种价值
肯定的话，会产生很强烈的心理动力再
继续强化这种价值感，这样就等于给他
们的自我价值感找到了一个填补的渠
道，而不用在商场里的导购小姐那里获
得自我价值的肯定，使他们的自我价值
感多渠化，并且增加、引导他们的宣泄
渠道，而不是仅仅通过购物来宣泄。

我们人脑会分泌一种多巴胺的物
质。我们所感到的快乐，是由于多巴胺
的兴奋、多巴胺的分泌在起作用。那
么，多巴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分泌
呢？最常见的就是爱情。恋爱的时候多
巴胺会大量、持久地分泌。所以恋爱的
时候，总是会感觉到很甜蜜很幸福。多
巴胺在恋爱中能够分泌，在购物中能
够分泌，当然也能够在您中了 500 万
元大奖时大量分泌。

所以说，多巴胺并非得通过购物才
能制造，也不一定非得通过恋爱来产生，
虽然恋爱产生的多巴胺会最持续。其他
的一些途径，比如运动、自我学习，或
者因为加班老板表扬……有很多可以
产生多巴胺的方式。这种情绪上的满
足、价值感上的满足，还有注意力上的
满足，包括释放压力等，都是成
为一个购物狂或者进行冲动消
费的基础。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
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
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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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儿手术后恢复良好
原来这孩子是米粒儿

男朋友的，当初她家里就
一直不同意他俩的事儿，
俩人偷偷跑到哈尔滨。没
想到一到大城市人就变
了，米粒儿那个男友天天
在外面胡混，总不见人影，
后来因为偷电缆给抓起来
了。破坏电力设施是大
罪，米粒儿坚决不跟他了，
可又走投无路，就这么着
吃了药了。

老范不忍：“你既然活
下来了那也得让孩子活呀！”米粒儿哭诉：“我已经怀孕3个
月了，又吃了那么多药，这孩子就是生出来，肯定也好不了。”

老范眨巴眨巴眼，跑到妇科大夫那儿问流产多少钱。
“普通三四百，无痛一两千！”大夫说。老范张大了嘴：“啊？”
“啊什么啊！你们这些男人啊，喝个酒啊，抽个烟啊，多少钱
都舍得，怎么到这时候就‘啊’了？早干什么去了？好的时
候跟谁说了？！”中年女大夫显然对男人一肚子怨气。

“不是啊大夫，你误会了……那普通的和无痛的区别
大吗？”“当然大，便宜的疼，不便宜的不疼。”“怎么个疼
法？”老范硬着头皮问。女大夫白了老范一眼。“是不是老
疼老疼老疼了？”老范替米粒儿揪心。“对！”老范一咬牙：

“那就不疼的吧！”
当护士把米粒儿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时候，米粒儿紧张、

害怕，额头上全是汗，双手慌乱地抓来抓去，像要凭空抓住
一根稻草，却只能握住满手的空虚。

老范的胖手及时地伸了过来，轻轻握住了米粒儿纤瘦
的小手。米粒儿一扭头，正对着老范挂满微笑的大脑袋。
老范说：“别怕，咱这是不疼的！”米粒儿安心了。

也许是少碰钱的缘故，老范面对ATM机很不自信。他
从家里私自拿出来银行卡，来回试了几个密码——小婉生
日、小雷生日，直到结婚纪念日——都不成功，那一群不耐
烦排队群众的目光，还有保安警惕的眼神，都让他心里发
毛。不行，这事儿还得问潜伏的内线。

老范回家，见小雷正在写作业，悄悄地摸过去，凑近了
说：“儿子，用功呢？”范小雷头也不抬：“你这不都看见了
嘛。”说着把作业本翻过来，“我底下没藏闲书。”“这孩子说
的……爸什么时候怀疑过你啊？就爸对你最好。这温功课
费脑子啊，想吃点儿啥？爸给你做。”范小雷抬起头看着他，
干脆地说：“爸，你又有啥事？”“其实吧，也没什么事……”

“爸，别兜圈子，我妈都说了，你一兜圈子吧，肯定把自己兜
进去。”老范显得有些被动：“好，不兜圈子了，我听说你想要
个MP3？爸爸给你买一个。”“爸，你这情我倒是领了，可你
哪有钱啊？”小雷对他的底细倒是一清二楚。老范掏出银行
卡：“咱家的卡在我这儿，就是没密码。”

“啥意思，爸？”“我记得你说过，你看见你妈把一个记密
码的小本儿藏哪儿了……”小雷懂了。老范举着小雷给他
的小本儿，有点儿不相信地念着：“6—5—4—3—2—1？”“这
也太简单了吧？”范小雷狐疑地看着老范匆匆远去的背影，
嘀咕：“天下真的有免费午餐啦？”

米粒儿手术后恢复良好，很快就能出院了，手术是不疼
的，可心理的创伤疼得人难受。米粒儿一见老范又哭了，哭
完了说：“表姐家我是没脸再去了。我要尽快找个工作，挣
了钱先还你。”老范沉吟着：“其实呀，我不是在乎钱，主要是
我给花透支了。你这手续费是我偷偷摸摸从卡里取出来
的。”“哥，你对我真好，将来我怎么报答你啊？”“不用报答，
不是我对你好，我是对自己好，怕你病好不了没人还
我的钱。明白了吧？”米粒儿想了想说：“你还是挺好
的。”范春雷说：“没那么好。” 16

显然是有人不想被我们发现
马在海有点犯嘀咕，王四川不信

邪，又回去了一趟，我知道这其中必有
蹊跷，心说难道这些篷布盖着物资下面
有其他的出口？

于是原路
回去，果然在其
中一块篷布下
面的混凝土地
面上发现了一
道铁门，铁门
足有半米厚，我
们三个合力才
把铁门推开，马
在海看着下面
凌乱的电缆道：

“他们真的下去
了。”王四川朝
里面叫了几声，
只有回声。我

忽然明白了：“会不会他们在这些线缆
道里迷路了？”

王四川爬了下去，说看看就知道
了。我们陆续下去，为了避免迷路，我
们用地质锤敲掉墙壁上的冰做记号，
然后往一个方向摸去。这里极难走，
虽然不会碰头但脚下全是电缆，滑得
要命。最要命的是，下面温度低得离
谱，而且还有一阵一阵的风。王四川
问到底那冰窖是干什么用的？这种抽
风式的通道，怎么好像是冷却装置？

马在海说有可能，不过他只是个小兵，
这些都是技术兵的事情，他是不懂，他
只管拆和造。

王四川自言自语道：“什么东西能
用到这么牛逼的冷却装置？”就在这时
候，忽然我们听到身后，砰的一声闷响，
好像是下来的铁门被关上了。

我和王四川对视一眼，立即往回狂
奔，回到下来的地方，发现铁门果然关
上了，我们在下边用力推都推不动。敌
特！真的有敌特，我们被暗算了！我忽
然就想抽自己一巴掌，他妈的怎么就这
么大意，刚才也不想想这铁门为什么会
被盖在篷布下面，显然是有人不想被我
们发现。

妈的，老猫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被人
暗算了，这里既然可以防爆，那么隔音
措施必然非常好，我们在这里叫破了喉
咙也不可能有人听到。

这时一阵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
战，看来必须快点找路出去，否则会冻
死在这里。那铁们根本撞不开，我们没
法只有往背风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
大叫老猫和老唐。

刚开始的一段没有分流枢纽，所以
我们一路往前，在冰渠里走了大概半小
时，遇到了第一个枢纽。王四川爬上去
顶了几下铁门，纹丝不动，也锁着。

马在海道：“一般情况下，怕打仗的
时候这里被敌人利用，所有的口子都是
规定要锁上的。”

这下只能碰运气了，于是我们找了
个方向，砸上几个记号，继续往前。我
们在这下面走了三小时，只找到四个铁
门，但一个比一个锁得结实。我们眉毛
都冻成了一条，手脚都麻木了，意识到
情形比我们想的要糟糕得多。但此时
也没有过多的办法好想，又走了几小
时，终于有了转机，只见一边的混凝土
墙上出现了好几个圆形的洞。

“通风口。”马在海道。我们往里
看了看，尽头有光照出来。此时也没
得选择，我们直接从中间那个钻了进
去，十几米就到了头。另一头是通风
口的铁栅栏，冻得全是冰，成了一块冰
板子，光从后面透过来，但看不到具体
情形。

马在海退下子弹，用枪托去砸铁栅
栏的四角，费了半天劲才把栅栏砸下
来，我忍住里面刮出来的乱风往外看
去，却只看到一片黑暗。我们三个人互
相看了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洞外
面根本不是什么房间，而竟然是大坝
外，外面就是那片无尽的深渊。

外面的雾倒是散了，但手电照出
去还是什么都看不到。马在海大叫着
说他探头出去看看，我们就扯住他的
大衣衣摆，他探头出去，用手电吃力地
照了一遍四周，然后被我们拉了回来
说道：“这里是大坝的底了，我
们下面十米左右就是山岩，边
上有铁丝梯能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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